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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饶芃子

我们做学问，从事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就需要
做到宁静致远，远离浮躁和功利。

——程国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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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为一体。
——饶芃子

在唯美的世界里诗意地活着，那是多么灿烂的岁月！
——项仙君

又是一年的清明节，前几
天广州突然降温，还夹杂着蒙
蒙细雨，给清明时节增加了一
些哀伤、追思的气息。今年的
暨南大学校园里，再也见不
到饶芃子先生的身影，先生
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离开了
我们，距今已经 4个多月。先
生不在了，可我总是觉得她
还活着，她的音容笑貌时时
在我的脑海中闪现，这大概
就是对一位逝者、一位长者
最好的纪念吧。

我是饶芃子先生的学生。
求学时光，虽无缘进入饶门读
书，但在 2008 年，我有幸被遴
选为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
国家级培养对象，教育厅规定
所有培养对象都需要填写指导
老师。征得饶先生同意后，我
在表格上填写的是：请饶老师
担任我的指导老师。

我还在南京大学读书时，
已久闻饶先生的大名。1994
年，我从南大博士毕业，到暨
南大学工作。离开南京之前，
几位南大中文系的教授和我
说：“你到南方工作，一定要去
拜访饶芃子先生，多向饶先生
请教。”1994年 7月，我南下广
州，很冒昧地与饶老师联系，
希望当面向她请教。记得是
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在饶先
生的副校长办公室，先生没有
一点做官的架子，嘘寒问暖，
和蔼可亲，让人如沐春风，给
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我
第一次见到饶先生。

我在暨南园生活超过 30
年，在我人生历程中，饶先生
给我为人、为学指明了方向。
2015年 7月，我接任暨南大学
文学院院长。自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在之前几任院长的领
导下，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取得
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语言文
学学科入选国家211工程建设
学科、广东省攀峰学科，中国
史学科入选为广东省优势学
科，文学院获得三个一级学科
博士点、三个博士后流动站，
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
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接
任院长后，我深感肩负的压
力，登门向饶先生请教。饶老
师当时和我说，文学院是多学
科融合的一个大院，是藏龙卧
虎之地，学院里比你有能力的
人有很多。你担任院长，要保
持你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本色，
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
事。从2015年 7月担任院长，
到 2023 年 10 月卸任，饶先生
这番教导犹如人生道路上一
盏指路明灯，一直伴随着我前
行。饶先生是我的老师，在做
人、做事上，她都是我学习的
榜样。

饶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
象之一在于她对学科建设的
高度重视。暨大中文学科之
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之所以
在教育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
进入A类学科的行列，这与饶
先生的辛勤付出是密不可分
的。有一次教师节前夕，我和
学院同事去饶先生家看望她
时，她说起暨大1978年在广州
复办之后，中文学科如何建设
的问题。她在担任中文系主
任以及后来担任学校主管文
科的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时，给王元化先生、钱仲联先
生、钱谷融先生、刘中树先生
等很多学术界著名学者写信，
希望他们给暨大中文学科推

荐人才。上个世纪 80 年代到
21世纪初，暨大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人才济济，尤其是在全国
学术界相当活跃的中青年学
者队伍整齐，群星璀璨。这为
中文学科后来的发展打下扎
实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出，饶
芃子先生在学科建设上具有
远见卓识。可以说，没有饶先
生当年奠定的基础，就没有中
文学科今天的发展。

饶先生对学科建设的贡
献不仅仅体现在聚集了一批
优秀的人才，而且还体现在她
具有非常独到的学术眼光。
她提出学科建设要做到“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也就是，要
根据各自高校、各自学科不同
的定位，挖掘本学科的特色和
优势，避免跟风和雷同，要寻
求创新和突破。在暨南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饶先生
创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创建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并担
任首任会长；开创比较文艺学
学科，这些都成为暨大中国语
言文学在全国同类学科中的
特色和优势，为学科建设探索
出一条特色发展的道路。

2011年教师节前夕，时任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暨南大
学看望饶芃子教授时，要求省
教育厅、暨南大学研究出台措
施，努力为高校教师创造一个
可以凝心静气、钻研学问的环
境。暨大后来出台“宁静致远
工程”，实施一系列人才培养、
支撑和保障的计划，包括突出

“长远业绩取向”的评价考核
机制，杜绝大学浮躁之风。饶
先生曾在《城市文化与大学教
育》一文中认为：“随着经济浪
潮，社会上许多因素进入学

校，高校扩大招生，学科众多，
内外交流也频繁，整个高等教
育比以前更社会化、更世俗
化。现在的大学校园，商品意
识太浓了一点，世俗化的东西
比以前多。”

今天，回过头来看饶先生
在多年前的讲话，依然有着现
实意义。我们做学问，从事人
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就需要做
到宁静致远，远离浮躁和功
利，就像饶先生所说的：踏踏
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
也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是教育部 2015 年度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优
秀社会科学家，暨南大学中华
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
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有些伤痛只隐藏在心底，但
总在一些日子会突然发作，恸彻
心肺。

譬如在这个清明，我再也见
不到的饶芃子导师。

我在 2024 年 11 月 27 日的
微博还记录了第一时间获悉噩
耗时的心情：“我最尊敬的导师，
当代华文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大
家，红学及张爱玲研究的领军人
物，暨大最后的女先生，原副校
长饶芃子教授，今早仙逝。三十
年前殷殷庭训如在昨日，两月前
再聆教诲话音犹温，待我如子的
知遇之恩，厚学如渊的高洁人
品，岂敢一日忘之！天不假年，
为之奈何！敬爱的老师啊，东来
原本无教义，西去从此有斯文！”

在此两月之前的教师节，我
刚去祈福医院看了老师！当时
她已经要依靠轮椅，口齿不清，
但仍精神矍铄，反复要跟我握
手，说“你样子很好”！即使知道
老师已经认不出我了，还是要跟
她提起我们当年的岁月，谈到刚
走的乐黛云老师，说起荣耀又让
她不省心的往事。护工阿姨说，
每有学生来看她，她都是开心
的，就算想不起来客，她的话也
是讲究的。桌子上放着宾客留
言簿，都是满满的祝福。握着老
师不停颤动的手，心里又伤感又
安定，这是塑造了我的青春的大
先生啊。

在教师节或元宵节老师生
日去暨南大学看望老师，已是我

这么多年来的惯例，每次出来时
都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些贵气。

老师是这几年身体才不行
的。之前每次一进门，老师都会
与我热烈拥抱，饶老师的先生吴
老师在世时也会拉着我的手，说
我年年来，真有心。其实毕业近
二十年，中间有好几年我都没有
来看望他们，觉得功名未就愧对
师恩，这心理障碍是在四十岁之
后才放下的。

饶老师可不看重那些，她从
来就是把我当成无话不谈的朋
友，每次一谈就是个把小时。有
次谈到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刚
刚辞世，饶老师当即嘱咐助手发
唁电给汤先生的太太乐黛云先
生，口授悼词。饶老师与汤、乐
两位先生的交情我是了解的，乐
黛云教授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大
师级人物，与饶老师一起被称为

“北乐南饶”，当年我到北大参加
的“首届中国青年学者比较文学
研讨会”就是乐先生主持的，提
交的论文还被北大学报全文刊
登。我记得我发言结束后，乐先
生还特地走过来祝贺，问我愿不
愿意读她的博士，如愿意，她可
以推荐一名学生来饶老师这儿
攻读学位。

我最终因为生计所迫放弃
读博，饶老师为此很遗憾。据我
所知，饶老师非常敬重汤先生，
汤先生也很器重她，前年她去北
京开会，抽空到北大探望乐先
生，汤先生当时正因病住院，听

说她来了，还专门从医院出来与
她见面。言谈之中，饶老师对汤
先生的逝世深感悲痛。

我们学生都知道，吴老师年
纪比饶老师大，但他在生活上很
照顾饶老师。吴老师出身新加
坡华侨世家，祖上有很大的橡胶
园，并经营金银珠宝和布匹等买
卖。因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他
大哥被日本人杀害，新加坡家产
也因此败落。他年轻时勤奋好
学，后考上西南交通大学，毕业
后在西北工作，上世纪 60年代
初，调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工
作，是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他虽然是理工科方面的专
家，但身上知识分子的人文气息
却非常浓厚，每次都与我聊得很
投缘。饶老师除了与我谈近期
的学术成果外，讲得最多的是她
的家世：饶老师出身潮汕的诗书
之家，她的外祖父戴仙俦先生是
晚清秀才，后来又就读于京师大
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回潮后将
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家乡的语文
教育事业，曾先后受聘于韩山师
范、金山中学、潮安一中等学校，
他不但能诗、能文，还是潮汕一
带有名的书法家；父亲饶华上世
纪30年代初毕业于韩山师范学
校，后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中文
系，抗战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是云南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她的舅舅戴平万毕业
于中山大学西语系，是作家和翻

译家，与夏衍、鲁迅一起在上海
组织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时期
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她的弟弟曾
以潮州市高考第二名成绩考上
北大，毕业后分配在哈尔滨，是
有业绩的年轻科学家……但在

“反右”和“文革”中，饶家历尽
磨难。她的父亲被错划为党内
右派，在个旧锡矿劳动二十年，
1978年才得以平反。她和弟弟
在“文革”中均受到很大的冲击。

由于家庭的影响，饶老师自
幼迷恋文学，立志一辈子做学
问。1987年任暨大副校长是因
工作需要，上级组织决定的，开
始得知这一消息时，她再三推
辞。时任暨大校长梁灵光（曾任
广东省省长）告诉她：这是党组
织交给她的任务，要她马上到
任。这样她才当了两任主管文
科学术和研究生的副校长。在
与我聊天中，饶老师不胜感慨地
说：“也许就是因为我更专注于
学术，所以才能健康地活到现
在。现在女儿、孙子都挺争气，
学习和工作都很好，还有什么不
满意的呢？”

师从饶老师之后，我才感觉
以前自己矜以为傲的犬儒作风
其实就像一个乡下的野孩子，
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人都有着致
命的缺陷，宽容、大气，让心灵
永远超越于日常俗事之上，才
是最难能可贵的品格。的确，
我从来没有见老师骂过人，连
生气的时候都少，即使她提携

的人后来背弃了她，她也只是
一笑了之，偶尔和我发一声感
叹：人怎么会这样子呢？在暨
大的三年，老师让我们读《红楼
梦》、张爱玲，背唐诗宋词，在唯
美的世界里诗意地活着，那是
多么灿烂的岁月！

我曾建议老师，以后多写
点散文随笔，特别是家史，因为
她的家族应该是广东有代表性
的诗书之家之一。老师说，这
些年，她已写了系列的回忆文
章，如《石头记与我》《回忆我的
外祖父》《外祖母旧事》《缅怀舅
父戴平万》《我的父亲饶华》《告
别父亲》和《我的弟弟》等，在学
术工作之余，如有时间，她还会
继续写自己的回忆录。她还
说，“虽然我们经历过苦难，但
这些苦难并没有在我的精神中
留下残疾，我还会全心地体味
在文学和学术中的乐趣”。

这是真的，不久前，暨南大
学举行了一次纪念饶老师的座
谈会，发行了老师的一本散文
集《花到深处更知香》，书的封
面用的就是老师的话：“文学
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
为一体。”

是的，哪怕只能吃酱油拌
饭，也要认真地铺上台布，这就
是我领悟到的老师身上的贵气，
也是一种光芒。

清明的路上滴着雨，滴着我
的回忆。魂兮归来，老师啊！

（作者是南方日报记者）

饶芃子先生 作者供图

饶老师和她的研究生们
作者供图

“文学已经跟我的生命、我的精神融为一体。”
日前，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暨南大学文学院在暨南大学共同举办了“前辈学人与世

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饶芃子教授纪念会暨散文集发布会”，旨在缅怀饶芃子教授的杰出成
就，继承其不断开拓的学术精神，庆祝其散文集《花到深处更知香》的出版，并以此为契机，纪
念前辈学人多年来对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饶芃子教授（1935-2024）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广
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
文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她在学科交叉的创新性、学术视野的开拓性、学科建设的前瞻性等方
面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思路，在学术界留下深远影响。

本期“人世间”，特邀饶先生的两位学生，暨南大学教授程国赋和南方日报记者项仙君，撰
文细述先生往事。清明雨细，斯人已逝而风骨长存。程国赋以学者视角回溯先生筚路蓝缕的
治学历程，项仙君以温润笔触勾勒先生诗书传家的精神血脉。两篇文字如双璧辉映，一论功
业，一诉情长，共证先生“文学即生命”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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